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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罕见的地理志书，一段曲折的收藏故事，一份如山的主权铁证

《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入琼记
■ 本报记者 李磊

盛夏的北京天气格外闷热，7月7日中午，刚刚从海口飞抵首都国际机场的国家南海博物馆筹建组组长张健
平，顾不上吃午饭，顶着炎炎烈日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市海淀区西长春桥路上一家宾馆。

张健平此行带着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从北京收藏者彭令手中接收一本出版于1947年的旧书《南海诸岛地理
志略》。这本散落在民间藏家手中多年的关于南海的史料最终落户海南，不久之后，将在开馆的国家南海博物馆内
展出。

海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一平表示，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出版于二战结束之后，中国按照《开罗宣言》
及《波茨坦公告》，接收此前被日本侵占的南海诸岛之时，书上所标注的南海诸岛名称广受国际认可，而且其附件中
的《南海诸岛位置略图》，更是现代中国南海疆域地图的重要蓝本。

“这本书落户国家南海博物馆，是它最好的归宿。”当从张健平手中接过那张无偿捐赠荣誉证书时，彭令这样说。

《南海诸岛地理志略》的捐赠者
彭令是一名二手书商，他的身份是中
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委员会主任，这
本不起眼的旧书，是他2015年花了
高价从江苏一位二手书商手中购得。

2014年，彭令在江苏一座城市
的二手书店“淘书“时，在众多晚清、
民国时代的旧书中偶然发现了这本
书。当时，这本书封面上的“南海岛
礁”字样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停下
来翻了又翻，这本书品相相当完整，
封面上还写有“一九五一年八月卅日
购”的字样。

这本出版于1947年的民国出版
物，在店内众多古籍善本中显得格外
不起眼，由于出版时间距今时间不
长，而且是方志类书籍，在普遍讲究

‘越旧越值钱’的收藏界，被认为没有
太大的价值。

现代留存下来关于南海的文献
资料并不多，书店老板发现这个“又
黑又矮”的淘书者操着外地口音，对
这本书情有独钟，便开出了一个高出
其他同时期书籍十多倍的价格，这让
当时的彭令没有下定决心购买。

作为一名与古籍文献资料打了
多年交道的二手书商，多年的职业习
惯让彭令敏锐地感觉到这本书不简
单，不仅因为它属于罕见的南海文献
资料，还有书中附件中的那张《南海
诸岛位置略图》是他首次见到。

一年后，彭令再次来到这家旧书
店，发现这本书还躺在故纸堆中无人
问津，便下定决心将其买下。可对方
见来了“回头客”，坚持一分不让，最终
彭令痛心地以高于心理承受价十多
倍的价钱买下这本书。

2016年，当南海问题渐渐成为
热点，也让彭令突然想到手中的这本
《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中有一幅民国
时期的南海地图。于是，他将这本书
从大量旧书中找出，从书的作者开始
研究，在网络上一点点地查询资料，
发现这本书的意义可能不同寻常，甚
至可能与如今的南海问题息息相关。

具有多年收藏经验的彭令，随后
查询了国家图书馆，并无此书。国家
测绘档案资料馆内仅存扫描数据，并
无原件。

此时，一个想法在彭令脑海中诞
生——将这本书捐献给国家收藏机构。

“这本旧书在我们藏家手中，就
是一本普普通通的藏品而已。但是
如果交给国家收藏机构，这本书背后
的意义将会被挖掘出来。”7月初，彭
令联系到了北京的记者，将自己捐书
的意愿通过媒体发布出去，希望国家
收藏机构接受捐赠。

书海遗珍

故纸堆里“淘”来
南海研究重要书籍

7月4日，中新社最先报道了彭
令想要将该书捐献给公立收藏机构
的消息。消息一经发出，彭令手中
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不断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藏家打来电话，表示愿
意高价收购这本书，其中不泛国内
的一些私人博物馆。

面对高价诱惑，彭令始终没有动
心。直到张健平和他取得联系的前
一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彭令家
中，对方不仅提出高价收购这本书，
还希望彭令能和他“长期合作”，继续

搜集关于南海的史料。
电话那头，对方开出了一个让不

少人心动的“天价”，假如此后能够继续
提供关于南海的文献，对方提供的金
钱能让彭令“够花几辈子”，并且货币单
位是美元。但在电话里，对方始终拒
绝透露自己的身份，他告诉彭令：“不要
问我是谁，你只是一个二手书商，你卖
书，我出钱，别的不要问太多。”

面对“天价”诱惑，彭令断然拒
绝了神秘人的要求。挂断电话，彭
令更加坚定了将书捐献给国家收藏

机构的想法：如果对方是国外机构，
这本存世量极为罕见的南海史料流
落到国外，后果将不堪设想。彭令
说：“如果要我出卖国家利益，就是
给我再多美元，我都不会卖！”

彭令拒绝购书人的高价诱惑，已
经不是第一次。2008年，他收藏的一
本清代抄本《记事珠》的消息一经流
出，不断有不明身份的人表示愿意出
高价收购，彭令都一一拒绝。这本《记
事珠》是清朝学者钱泳所抄录的嘉庆
年间有关人员出使琉球的文字。文

字中清楚地记录了出使琉球清代官
员于嘉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辰时见
到钓鱼岛的记载。此段文字的记载，
是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铁证。

时隔八年，彭令再次拒绝了这
些不明身份人的天价利诱。

“虽然我对这本书背后的历史
价值只是略知一二，但我能感觉到，
它是牵涉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
文献资料，所以一般人给多少钱都
不卖！它是属于国家的！”彭令坚定
地说道。

天价利诱

神秘电话许以重金搜集南海文献

就在中新社将消息发出的同
时，远在海口的海南省文体厅厅长
丁晖，在微信朋友圈里注意到了这
条新闻，立刻给正在参与国家南海
博物馆筹建工作的张健平打去了电
话，希望他能将这本书收为未来南
海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7月6日，张健平几经周折找到
了彭令的电话，在拨通电话的那一
刻，他的内心是忐忑的：虽然藏家明
确表示要捐献给公立收藏机构，但
国家南海博物馆远在海南岛，还是
一个正在筹建的单位，藏家能否放
心地将这件珍贵的藏品托付给海南
保存，还是一个未知数。

让张健平没想到的是，电话那
头，当彭令听说国家南海博物馆是国
际一流的大型现代化国家级综合性
博物馆，是一座以收藏、保护、研究南
海相关物证，多角度、多层面展示宣
传南海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丰富
自然资源的公益性文化机构时，只是
要求张健平给他发一份证明公函。

当这份公函发往北京后，彭令很
干脆地答应了将书无偿捐赠给国家南
海博物馆，并表示“随时可以交付”。

第二天早上八点，张健平登上
从海口美兰机场飞往北京的最早一
架航班，此行的目的便是迎接那本
关于南海岛礁的地理志书。

捐赠仪式上，张健平从彭令手
中接过那本书，并向他颁发了捐赠
荣誉证书，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这本书，在我们藏家手中，就
是一本旧书而已。如果放在国家南
海博物馆，将是它最好的归宿，写南
海的书，就应该放在那里！”接过荣
誉证书后，彭令激动地说。

在现场参加捐赠仪式的中国收
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杨晋
英说，收藏界有一个规律，就是本地
的藏家会收藏本地相关的文献资料
比较多。但从海南民间纸制品收藏
来看，海南因为气候湿热，民间藏家
因条件简陋，手中纸制品不易保存，

不少因为保存不当在悠久的历史中
损毁。据他了解，海南民间收藏中
文献类纸制品的历史最早只能上溯
到晚清。

因此，在杨晋英的眼里，这本有
关海南岛的地理志书，虽然年代不
是很久远，但是很罕见，由于当年印
刷数量不多，又不为收藏家所钟爱，
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已经是很了不
起的事情。

收到这本书，张健平就像呵护一
件宝贝一样，将这本书放入箱子内，
寸步不离，7月8日上午，他乘坐飞机
将书带回海口时，飞行过程中始终将
装有这本书的箱子抱在胸前。

情牵海南

国家南海博物馆是最好的归宿

这本纸张发黄一碰就碎的“破
烂书”，为何引起海南、北京各方面
的关注。张健平返回海口，立刻邀
请海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一
平，对此书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这本书在历史上很有名，但原
件还是第一次见到，它太珍贵了！
太珍贵了……”长期研究南海历史
的张一平拿起这本书，久久不肯离
手，喃喃地说出了好几个“太珍贵
了”。

张一平说，熟悉中国地图的人
都会记得，在南海上有条九段线，它
们清晰地框定了中国的海上疆域，
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条九段线
来自哪里，这些线条是什么人、什么
时候划定的。而这些答案在这本书
中就能找到。

张一平首先从这本书的作者郑
资约说起。郑资约是我国著名地理
学家，历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曾
在国内外多所大学担任地理学教
授。抗战结束后，依照《开罗宣言》

及《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国民政府
派遣内政部及广东省接收专员，随
同四艘军舰，前往接收被日军侵占
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此时，身
为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的郑资约，
赴内政部任职。

1946年12月，郑资约被委任为
内政部接收南沙群岛专员，随同接
收舰队开赴南沙群岛，进行了南海
诸岛的实地测量工作。

张一平介绍，郑资约回到内陆
后，立刻与内政部方域司同事整
理此次接收任务中搜集的资料，
绘制中国南海地图。郑资约将接
收过程中所见所闻并参考有关书
刊，编撰了《南海诸岛地理志略》
一书。他将内政部方域司绘制成
的《南海诸岛位置略图》和制成的
《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一并
收入此书中。

在这本《南海诸岛地理志略》的
第一页，便是本书的主编傅角今为
此书写下的序言：“我国所属南海之

东沙、西沙、中沙、南沙诸群岛，曾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广州、榆林之
失陷而沦于敌手。民国三十四年8
月10日战事胜利结束之后，我政府
于9月9日起开始接受日军投降，逐
渐恢复故土。此役内政部方域司曾
派员参加，主办建碑、测图及调查诸
事宜。郑资约先生乃参加接收人员
之一。全体人员于三十五年10月2
日会同由京出发，至今年（注：1947
年）2月4日任务完毕。接收归来，
郑先生将所见所闻并参考有关书
刊，撰成《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一书，
此为方域司《方域丛书》之一种……”
序言落款为1947年10月1日。

张一平说，傅角今是当时的内
政部方域司司长，他在序言中详细
地叙述了，这次郑资约与海军一起
接收，并参与测量南海诸岛的过程。

张一平介绍，早在1935年4月，
内政部“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
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第一次将
南海诸岛明确地分成：（1）东沙群

岛；（2）西沙群岛；（3）南沙群岛（即
今中沙群岛）；（4）团沙群岛（即今南
沙群岛）。

但在《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中，
郑资约不仅写下了他在接收二战时
期被日军侵占的南海岛礁过程中的
见闻，还根据南海诸岛所处地理位
置，将原“团沙群岛”改名为“南沙群
岛”、原“南沙群岛”改名“中沙群
岛”。并在《南海诸岛位置略图》中
四周标定了一条由11根断续线组成
的U形线，恢复和明确了我国版图
轮廓。更重要的是，该书附有内政
部首次公布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
对照表》，其中的“民主礁”即今“黄
岩岛”。

张一平说，中国二战后收回南
海诸岛是国际认可的，因此地图上
标有11段线的断续线地图广被国
际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新中国地图继承了这条线，只是
将11段改为9段。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珍贵史料

记录抗战后接收被日侵占的南海诸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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